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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形式就是再生的原初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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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张承志散文 《离别西海固》 中有一句话，可以用来揭示
19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来的一种文体创新现象，那
就是“新的形式就是再生的原初形式”。这种文体创新，套用诺
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对莫言的评价语，就是“在古老的传统中找
到了新的出发点”。

限于篇幅，这里仅说说几部具体作品。
张承志出版于 1991 年的 《心灵史》，现在人们大多已不把

它视为长篇小说了，但它曾被张炜称为有可能是新中国成立50
年来中国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据张承志说，酝酿这部作品之
际，“我清醒地感觉到，我将跳入一个远离文学的海洋。”这里
所谓“远离文学”，主要指“五四”以来所确立的纯文学。远离
了这样的纯文学之后，它要抵达的，用张承志的话说，那“是
原始的‘书’”。《心灵史》 在文体上，的确是在向历史、文
学、宗教的未分状态回归。对于哲合忍耶教派以外的更为广大
的读者来说，《心灵史》中的苏非主义奇迹论，那大多语焉不详
的神秘空灵的语言容易被人作为诗意接受下来。这时候，它便
主要地成了一个文史未分的文本。翻开这部书，你首先看到的
是一部教史。可以想象，当历史学家来开列研究中国回教史的
参考书目时，大约是不会不将 《心灵史》 忝列其中的。这部书
的确是在一种扎实的历史调查 （近 160 份家史） 和文献资
料 （包括曾经深入回民聚居地的顾颉刚、范长江等都未曾得到
的回民民间秘藏） 的基础上，同时大量采用严谨缜密之史学著
述方式写成的。其中，不仅文献征引充斥文本，而且有时夹杂
着十分专业化的历史考证，但作者却并不取用现代历史著作的
学术化立场，而是像 《史记》 一样，总是站在审美的立场取舍
史料，描绘历史。与此同时，正如王安忆所说，《心灵史》在通
过“我”讲述哲合忍耶故事的时候，还充分讲述了“我”讲故
事的情景。这不仅使“我”作为作品中一个重要的艺术形象跃
然纸上，而且令作品处处洋溢诗情。鲁迅盛赞 《史记》 是“无
韵之离骚”，而 《心灵史》 随着哲合忍耶那悲壮历史的牺牲之
美、刚烈之美、阴柔之美、圣洁之美的逐一展开，叙述者

“我”由最初比较克制的态度而越来越忘情于斯、倾倒于斯，不
仅在每一门的尾章诉之以诗，而且，作品越到后来，叙述者直
接站出来抒情倾诉的文字越来越多地盖过了其叙史文字，待到
作品的终章——“后缀”——则更是长达 20 页的抒情长诗了。
这 的 确 是 一 部 从 文 学 、 历 史 、 宗 教 未 分 状 态 的 “ 原 始 的

‘书’”的形式创造性地再生而来的作品。
史铁生最初发表于1997年《收获》杂志上的长篇小说《务

虚笔记》，则可以说是对原始的文哲未分文体的再生性创造。中
国古代文哲未分的综合文本属于“子书”类。明代黄震说：“庄
子以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
物，造为天下必无之事……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庄
子》 这一文哲未分的杰出“子书”，作为中国“小说之祖”，对
后世小说的影响似乎主要走向了志怪小说一路，而 《务虚笔
记》 向文哲未分的 《庄子》 类子书的返顾倾向，并不是向喜谈

怪异文化趣味返身，而是向其根本的文体精神回归，即以小说
的方式研究存在，展开哲学思考。《务虚笔记》 是一部有关自
我、存在、命运、困境与爱情、平等与差异等等问题的哲思叙
事。在这部书中，哲思的展开方式不是一系列的概念的逻辑运
演过程，而是通过设计相应情境，通过种种故事，通过这些故
事情景中人物的思考与思想对话来展开，故它又是一部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故事不以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组织，而是
受制于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组接与安排，随着多个故事的交错发
展，思想像一部交响乐，各个声部不断推进、回旋、展开。而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也不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物的模拟，它是某
种意识方向，某种思想倾向的角色化，是作者对于存在的某个
方面的疑问之叩问的角色化，所以，作者并不关注于人物作为
独特的“这一个”的性格，甚至取消人物专名。在这部作品
中，对话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不是以刻画人物性格和展
开情节为目的的对话，它是思想的生活形式，思想的“正在进
行时”，是思想穿越存在的踪旅。从文体上说，《务虚笔记》 中
的对话，不仅是对 《庄子》，也是对 《孟子》，对“苏格拉底对
话”体的弘扬。《庄子》一书以故事、以具体的情景和角色对话
的方式来展开思想，讨论哲学问题，稍后的 《孟子》 突出地发
展了通过创设情景和人物，由人物对话来讨论哲学与思想问题
的形式。《孟子》中的那些对话与《论语》中的谈话有着不同性
质。《论语》 中的谈话类似于爱克曼辑录的 《歌德谈话录》，而

《孟子》中的对话者是作者创设的，它们代表的是被思考的问题
的某种意识方向，是思想倾向的角色化。对话的过程实际上是
面对思之对象，不同的意识方向的冲突、激荡、驳难，从而使
思想发展下去，显豁出来。它是思想的运动方式，是思想活生
生的生活、生长形式。这种形式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对话”
体中发展得最为充分。在古希腊，写过“苏格拉底对话”的有
柏拉图、色诺芬、安基斯芬、弗敦、艾弗克利特、阿列克萨
缅、戈拉乌孔、西米、克拉顿等人。巴赫金认为：“……苏格拉
底对话——这是历史上一个新的小说的第一步”。也就是说，

“苏格拉底对话”体也是西方某类小说的最原始的形式。就此看
来，史铁生的 《务虚笔记》 在文体上所走的原初形式的再生性
创造，并非仅仅意味着它是《庄子》《孟子》等子书的后代，而
是对人类早期哲学概念还未从文学中分流出来的古老文体形式
的创造性再生。史铁生10年后出版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丁
一之旅》，仍然沿此道而跋涉。

韩少功 1995 年发表的 《马桥词典》，因其书名让人联想到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 《哈扎尔词典》，但韩少功后
来说，撩开这部小说的词典外衣，其内里，其实是古笔记小说
的一种创造性再生；它在文学理念上，是向汉语古小说观念的
一种回归。《马桥词典》 全书由 116 个故事或非故事的片段组
成。这些片段在文体上，只有少数可以称得上是词语释文文
体，有些是标准的短篇小说，有的只是简单记事，有些可归入
学术考据，有些则是典型的现代随笔散文，另有一些属于风俗

小记或学术小札，偶然还有抒情小品。一部书由包含如此众多
文类之长长短短、自由灵活的片段构成，并且还要将它称为

“小说”，显然只有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文体观念方能宾至如归
地容纳它。古代笔记小说文体渊源于古小说观念，即桓谭所谓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即班固所谓“小说家流，盖出
于稗官，街头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桓谭和班固的这些话表
达了汉语古小说的观念不同于唐以后的传奇小说和五四以来现
代小说的独特内涵：从文化品位和写作资源上讲，它是“小道”，是

“街头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从文体形式和表现形态上看，它
是“丛残小语”，是叙事与解说可以并举兼容的文类，是一种对于
诸多文体、杂色文字有着极大包容性的综合性文本。这样的小说
文体观念显然是后来受西方亚里斯多德本质主义诗学观念影响
的现代小说观念所无法接受的，所以五四以来的现代学者长期以
来几乎是不承认这也可以算作是一种成熟的小说定义，但它确曾
长期为中国古代大学者们代代持守，并促成了源远流长的笔记小
说传统。《马桥词典》作为韩少功当年以知青身份深入一个边远山
乡，对那里人们的言谈、风俗、历史、文化与生活故事的见闻与思
考的事后编纂，以班固、桓谭们的眼光看，应属“道听途说之所
造”的“小道”之流；其文体上众多文类长长短短、自由灵活
的片段集纳形式，也正是“合丛残小语”式的面貌。它在 116
个片段中，非故事化的片段占去47则，以及它那叙述与解说并
举交错而行的表现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向古小说之“说”（叙
事与解说并举） 形态的还原。韩少功 7年后出版的 《暗示》 更
是旗帜鲜明地亮出了“长篇笔记小说”的旗号。

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麦家的《暗算》，基本上由3个部
分5个故事构成，即《听风者》《看风者》（包括《有问题的天使》《陈
二湖的影子》）和《捕风者》（包括《韦夫的灵魂说》《刀尖上的步
履》）等。这5个故事基本独立，是一种ABCD……的并列关系，但
在A故事里，B故事中的人物已经登场，在B故事里，C故事里的
人物又已登场……这种“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在主题上，又有一
种“意象叠加”的效果，显然是基于《儒林外史》文体的一种传承创
新，一段时间以来，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这类结构形式似乎已经
成为长篇小说文体在创新探索名义下的一种“语规”了。

时间进入 21 世纪初，莫言在 《檀香刑》 后记里，将这种
“新的形式就是再生的原初形式”的长篇小说文体创新之举，用
“有意识地大踏步地撤退”的说法宣言出来，引起了比较强烈的
关注。但随之而来的阐释旨趣却导向了“本土化写作”话题，
并把它理解成为新世纪文学创作的一种新走向，反而对上述创
作现象形成一种视角上的遮蔽。

“新国风”是时代的产
物，因为它秉承了“饥者歌
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
精神。新国风，即国风精神
在新时代的体现。狭义的新
国风专指当代诗词的一个创
作流派，广义的新国风则涵
盖传统文化继承的问题。在
当下，社会转型，新旧交
汇，倡导新国风的大众性、
倡导普世价值观，尤为重
要。因为中国诗歌走到今
天，风雨兼程，顺中有不
顺，大潮里有泥沙。边缘
化、自我化之争一直沿续至
今。我们不反对个性化写
作，个性恰恰是艺术的生
命。我们忌讳过于私密化的
写作、过于放荡不羁的写
作、过于口水不加修炼的写
作。诗人的全部责任在于倾听和诉说，用公正的
耳朵倾听，用灵魂中阳光的部分诉说，而不是让
位于心灵阴暗的部分。烛照和引领、愉悦和美感
是一切艺术的终极目标。

诗坛乱象不可小视。审美标准错位，惨不忍
睹。有 《和僵尸战斗》 获 10 万元大奖者，有

《一首诗能引导我们走多远》 的劣诗受到吹捧
者。《僵尸》 一诗赤裸裸地写了一场游戏的全过
程，毫无诗意可言。奇怪的是鼓吹者都是当今的
名流权威，称此诗是探索新诗写作的范本。而

《多远》 诗中竟说：“我们从村庄出发/要找什
么，自己也不大知道/反正要吃饭，最好吃好点/
反正要穿衣，最好是名牌/我们要搞女人，应该
搞一个漂亮的或者让一个漂亮的来搞/那就先搞
诗歌吧！”原因何在？价值观错位，金钱观中毒
太深。广而大，深而顽。各个领域、各个阶层。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民大
众和治国者，必须找到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老
百姓相信，官场也信。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一个国家就能形成一个合力。这个国家是
任何强大的外敌不能战胜的。

当然，把金钱奉为上帝，有被逼无奈的成
分。横空出世的“高物价、高房价、高学费、高
医疗费”，是最大的推手。

再说主流意识的重建。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一个时代，要有“魂”，要有榜样做支撑，
这才是治国之道。这次长诗金奖的设立，就是这
个目的。让主流文学照亮人心，应成为诗人的良
心。孰不知主流文学的确立，对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建立是多么重要！在西
方，一个莎士比亚、一个高尔基、一个惠特曼、
一个奥斯托洛夫斯基、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
曾支撑起 18、19、20 世纪的文学天空。在中
国，一部 《白毛女》、一部 《暴风骤雨》、一部

《红旗谱》、一部《艳阳天》、一部《青春之歌》、
一部《雷锋之歌》，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大餐。

主流意识是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时代意识
的综合体现，何朝何代不可偏离。当然，强调主
流意识，不是不要百花齐放，向上的、积极的、
审美的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创作的。

匡正诗坛，振兴诗歌。诗人自觉，是诗坛振
兴的关键。有四个观念必须重申，即：

一、诗歌自由。自由不等于放肆，多元不等
于无主，开放不等于无序。乱写胡诌，不是自
由。在社会秩序的规范下自由发挥，才是真正的
自由。到生话底层滚一身泥巴后的自由，而不是
足不出户的胡编乱造的自由。

二、诗歌道德。诗歌道德也是诗人道德。社
会担当、愉悦教化、解惑释疑、鼓舞向上，是诗
歌的根本道德。给人以邪念的、龌龊的、淫乱的
意念的诗，都有悖于诗歌道德。

三、诗歌语言。凝练美妙、畅达深邃，是诗
歌语言的精要。口语化不是口水化，散文分行写
不是诗。同样，不加修辞的顺手拈来也不是好
诗。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
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就是口语写
作最好的范例。高瑛有一首写给艾青的诗：“有
时，我在他的左边/有时，我在他的右边/但是，
我总在他的后边。”很口语，但却深奥无比。田
间的诗：“假若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
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
隶！”这就是口语和口水的区别。

四、诗歌批评。显然，批评家也失控了，被
金钱俘虏以后，顺情说好话、说假话的比比皆
是。本来，信息时代更加快捷和广泛，可是划地
为牢，东家不管西家事，山头、小圈子，分割成
一堆一块。真正的好诗得不到奖掖，一般的，甚
至非诗伪诗倒成了好诗受到吹捧。诗评家必须有
宽广的胸怀，高远的视角，海纳百川，慧眼识
金，才能扬清去浊，赢得读者的信赖，扶正诗歌
的方向。

三晋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 《李国涛文
存》，包括47万字的理论卷、52万字的随笔卷
和29万字的小说卷，共128万字，显然不是李国
涛著作的全部，而是一种选编。李国涛是山西文
学批评界的领军人物，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评
论家和文化学者。李国涛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
章是《诗爱好者的意见》，发表于1955年12月17
日《光明日报》，是评论闻捷诗歌作品的，时年25
岁，至今写作生涯已经有59年了。

在我的印象中，李国涛在省作协担任过副
主席，但是没有做过行政领导工作，只是走着
一条写作、办刊的传统文人道路，在 《汾水》
和1982年改名的《山西文学》担任主编。李国
涛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人和蔼亲切，温文尔雅，
一派学者模样。

李国涛近60年来，一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和文学评论工作，研究范围包括鲁迅研究、汪
曾祺研究、小说文体研究、山西作家作品研究各
个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李国涛的文学评论涉
及面广、研究领域宽，但他始终以研究山西的作
家作品为主。在对山西文学的研究中，又以提出
和确立“山药蛋派”在文学界的地位，扩大“山药
蛋派”在全国的影响为最重要的贡献。

在李国涛的评论中还有一部分值得重视的
是他写的《编稿手记》。李国涛说：“我在《汾
水》和《山西文学》做编辑工作的时候，常有
一些偶然产生的感想。这些感想，大都是由于
看稿、改稿、编稿而引起的。这些感想，有时
也还有点意思。要把这点意思写成评论或随笔
来发表也未尝不可，但是自己没有这样从容的
时间，刊物也没有这样从容的篇幅。所以我就
想出‘编稿手记’这样的小栏目。”“这些小文
章，有时向读者谈谈，有时又向作者谈谈，有
时就诉说点编者自己的心情。”“所言都无高
论，然而皆系实话；每则大都仅仅三五百字，

所以必须少说废话；又欲引起读者的兴味去读
有关的作品，就力求写得有点趣味。”“我甚至
觉得，编辑在编稿过程中的一些随时的感想，
对作者对读者往往都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因为
编辑是第一个读者，读起来又较为细心。可惜
不是每一位编辑都有写这类手记的兴趣和机
会，这使许多编辑的许多好想法只在脑子里一
闪，永不为他人所知。”李国涛就写 《编稿手
记》说得够清楚了，展现的是一位编辑同志的
良苦用心和责任担当。

《编稿手记》 在李国涛的 《文坛边鼓集》
中选了24则，这是真正起到了文学评论要启迪
作者和引导读者的作用的小文章。他点评的对
象有老作家李束为、胡正，有青年作家张石
山、成一、马骏、权文学等，也有一些不知名
的作者发表的处女作，他都给予热情的支持和
鼓励。《汾水》 1980 年第 8 期发表了张石山的
短篇小说 《镢柄韩宝山》，李国涛说，张石山
的这篇小说“是写农村生活的，又带有‘山药
蛋派’的意趣”。《汾水》1981年第5期发表了
梁衡的评论 《关于山水散文的两点意见》，李
国涛说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作者笔下很有文
采，“作者确是有感而发，且是积学而成。听
他侃侃而谈，令你频频颔首”。他说：“我喜欢
这样的评论文章。评论文章应当文情并茂，有
艺术性，并且可以有作者个人的风格。我国文
学理论的宝库中，多的是这样的文章，它们本
身常常就是灿如珠玉的漂亮的散文。”李国涛

真是慧眼识珠，对梁衡30多年前发表的一篇评
论竟如此赏识，而如今梁衡已是我国著名的散
文大家。

李国涛作为评论家他强调的就是要为年轻
作者“鼓吹”，所以他 1986年出的一个集子就
叫 《文坛边鼓集》。在这个集子里，李国涛有
多篇文章是评论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
胡正等老作家的，还评论过焦祖尧、成一、张
石山等。此外，他还著文评论到李锐、蒋韵、
柯云路的小说，潞潞、秦岭、梁志宏的诗歌，
赵瑜的报告文学。让我惊奇的是李国涛在上世
纪80年代写的《大同的作家们》一文中竟然关
注到那么多的大同作家，有焦祖尧、九孩、陆
桑、黄树芳、郭书琪、张枚同、程琪，等等。

李国涛用了很大篇幅评论的另一位大同作
家是王祥夫。他说：“王祥夫是最近几年间写
得最多、进步也最快的青年作家。在王祥夫的
身上已经表现出一种艺术上的成熟。”“他写出
的小说大体都能保持一定的水平。”李国涛在
文中重点分析了引起山西文学界讨论的王祥夫
的一个中篇 《永不回归的姑母》，认为“这是
一篇好小说。在王祥夫的小说里属上等的”。
李国涛说：“王祥夫的一贯写法是现实主义的
叙述方式。多写凡人小事，写亲切、温暖又带
一些凄凉的人生。”李国涛评论王祥夫的最后
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王祥夫开头挺顺。但
现在应当寻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色彩，在当
代小说创作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难度很

大。但是我觉得他行。”李国涛说对了，王祥
夫确实是行。他在中国小说界找到了自己的位
置。王祥夫成为获得“赵树理文学奖”、“鲁迅
文学奖”的全国知名作家。

李国涛作为评论家，对山西的作家作品和
文学流派如此关注，深入研究，撰文著书，真
是难得，体现了一位评论家的责任心和使命
感。李国涛评论过的老作家是“山药蛋派”的
代表作家，评论过的中青年作家现在都是山西
作家群中的中坚力量。这就是一位评论家的价
值和贡献。

李国涛的另一个成就是他的小说和散文。
从上世纪 80年代末开始李国涛以“高岸”

署名的小说创作，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他
先后发表了 《郎爪子》《炎夏》《紫砂茶壶》

《云水图》《往事凄迷》《故城旧事》 等中短篇
小说，代表作是199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世界
正年轻》。“文存”小说卷仅收了6部中短篇和
1部长篇，所作小说并未全收。

李国涛的小说创作大都以古城徐州为背
景，再现徐州特有的民俗风情，描写旧人形
象，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表现了作家浓厚的乡土情结。

李国涛近年来写的文化散文，反映了他阅
读的广泛和文笔的老到。他读的书很多很杂，
几乎是每读一部书，都能读出学问，写出文
章，见诸报端，令人称奇。这些文化散文大都
收在“文存”的两卷随笔里，“老年情怀”“大
题小作”“书里情趣”“窗外风光”等栏目所收
的文章，无不语颇隽永，耐人寻味，可谓脍炙
人口的美文佳作。

李国涛近60年的创作生涯给我的总体印象
是对当代山西文学的关注，对家乡本土的热
爱，对学问的追求，读书不断，笔耕不辍，为
山西文学评论界所尊崇。

且说李国涛
□韩玉峰

广 告

为展示当代诗歌、散文新成就，促进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团结当代诗歌、散文
作家，发现和培养诗歌、散文作者及爱好者，
2014年当代诗歌散文邀请赛即日起向海内外
隆重征稿。2014年的盛夏我们将相聚在首都，
播种希望，放飞梦想，用我们的心，感知生命
与岁月，用我们的笔，讴歌生活与爱情。

主办单位：华夏博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中华散文网

参赛对象：当代华语诗人、作家及文学爱
好者均可参加。

征稿日期：即日起至2014年6月1日
征稿内容：创作格调高雅、立意新颖，能

够体现时代精神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散
文、散文诗。要言之有物，情真意切，且富有文
采。作品题材不限，发表与否不限，可寄复印
件并注明出处，文责自负。

征文要求：1.新诗限2首共50行以内。传
统诗词限 3 首。散文限 1 篇、限 2000 字内；
散文诗限 3章，每章限 800字内，提倡精短，

以小见大。2.稿件注明详细地址和真实姓
名、电话及创作简历，来稿不退，请自留底
稿。欢迎电子邮件投稿，勿用附件，投稿邮
箱：zwsw8868@sina.com。3.每人限参加其中
一类评比，重复无效。电子投稿后请勿再寄
纸稿。

评选与奖励：1.邀请赛不收参赛费、评审
费。由主办单位领导和在京作家、诗人组成评
委会。入围即为初评，再经复评、终评程序。2.
邀请赛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等，均颁发
证书。无奖金和奖品。3.凡获奖作家给予书面
通知，邀请到北京参加颁奖盛典和创作论坛，
其作品将在中华散文网发表，并将由国家级
出版社出版专集。

来稿请寄：100043 北京市西区石景山路
52号4300—13信箱中外诗文办公室

联系人：刘青
咨询电话：010-88685162
投稿邮箱：zwsw8868@sina.com
官方网站：www.cnprose.com

2014年当代诗歌散文邀请赛征稿通知
中华诗词研究院于2011年9月7日

在北京成立，隶属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
史研究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中
华诗词研究院的任务是现当代诗词的研
究、创作、评鉴与国际交流。中华诗词研
究院要建成凝聚诗词人才的重要纽带，
繁荣诗词创作的重要平台，引领诗词评
论的重要窗口，推动诗词研究的重要阵
地，收集诗词资料的重要文库。国务院
有关领导在《努力办好中华诗词研究院》
的讲话中指出，中华诗词研究院应当广
泛收集历代和当代有关中华诗词的诗
作、诗集、诗评、诗注、诗论、诗史、诗刊、
诗报等资料，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有
权威的、有影响的中华诗词文献库。

我们特向海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征集
中华诗词相关文献：

一、征集范围
（一）公开出版或非正式出版的诗词

作品集、诗词评论集及诗词译文集等；
（二）诗词善本、抄本、油印本、绝版

书等；
（三）诗词学术会议文献、研究报告、

田野调查资料等；
（四）诗词吟诵资料、著名诗人传世

家谱等；
（五）诗词报刊及各类诗词组织通

讯、大事记等；
（六）著名诗人手稿、日记、书信、字

画、照片、传记、媒体资料等；
（七）其他具有保存和研究价值的各

类诗词文献，包括通讯录、诗词册页、艺文
海报、展览目录、活动场刊、拍卖图录等。

二、征集办法
（一）个人或团体可直接向我院寄送相

关文献，也可与我院取得联系，寄送书单，
确定入藏后再寄送文献。并请另纸附上文
献清单及捐赠者简介、联系方式等信息。

（二）个人或团体捐赠书刊如不能自
行选购的，可由我院提供推荐书目。文
献数量巨大或需我院参与挑选、整理等
工作的，可与我院取得联系，由我院派专

门人员协助完成文献的整理和取送。
三、有关事项

（一）受赠文献一经接受并办妥有关
手续，其所有权和处理权（包括典藏、陈
列、淘汰、转赠或其他处理方式）等所有
相关权益即归中华诗词研究院所有。

（二）受赠文献加盖“赠书”专用章后
纳入馆藏，永久保存。

（三）我院视受赠诗词文献的数量及
价值，为捐赠者寄送感谢信、收藏证书或
举办捐赠仪式。

四、联系方式
寄赠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号汇欣大厦B座10层中华诗词研究院
资料中心

邮政编码：100101
电子信箱：scyzlzx@163.com
联 系 人：殷鑫
联系电话：010-85110067

中华诗词研究院
2014年3月

中华诗词研究院征集诗词文献的启事

雪漠文化网（www.
xuemo.cn）拟挖掘西部原
生态文化，以民俗人文为
主，特向您约稿。我们将
从来稿中评出优秀作品，
向作者赠送雪漠代表作

《大漠祭》《猎原》《白虎
关》《西夏咒》《西夏的苍
狼》《无死的金刚心》《野
狐岭》《参透生死》《文学
朝圣》及《光明大手印》书
系等，欢迎您的参与。投
稿 邮 箱 ：xuemo1963@
163.com。

雪 漠
文化网

向您约稿！


